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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
和国家利益∗

刘中民∗􀂷

　 　 内容提要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ꎬ 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通过

“输出革命” 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ꎮ 为此ꎬ 霍梅尼在国际关系与对外政

策领域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构想ꎮ 国际体系思想和

“输出革命” 思想构成了霍梅尼对外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ꎬ 在实践中突

出表现为反对西方、 反对东方的反体系外交和 “输出革命” 外交ꎮ 霍

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在本质上是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ꎬ 是

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ꎬ 虽然具有一定的

反帝民族主义色彩ꎬ 但在外交实践中遭遇了不少挫折ꎮ 在后霍梅尼时

代ꎬ 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 “输出革命” 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 国

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ꎬ 但又深受霍梅尼外交遗产的影响ꎬ 并使今

天的伊朗外交仍面临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困境ꎮ
关 键 词　 伊朗外交　 霍梅尼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输出革命”
作者简介　 刘中民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上

海　 ２０００８３)ꎮ

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是伊朗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重

要体现ꎮ 自中世纪什叶派逐步被确立为伊朗的国教以来ꎬ 什叶派伊斯兰教便

对伊朗的民族特性、 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① 对于伊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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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什叶派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增强了伊朗历史的特殊性ꎬ 伊朗与在伊斯兰教

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伊朗的独特意识”ꎬ 伊朗的民族

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ꎬ 使得 “在 ２０ 世纪以前没有人怀

疑对伊朗的国家忠诚 (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ｎ) 和对什叶派的教派忠诚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ｉ’ ｉｔｅ ｓｅｃｔ) 是两种不同的忠诚”①ꎮ
在近代ꎬ 伊朗反封建、 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

体ꎬ 其中蕴含着鲜明的宗教色彩ꎮ② 但是ꎬ 自 １９２５ 年巴列维王朝 (１９２５ ~
１９７９ 年) 建立后ꎬ 伊朗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开启政教分离的激进现代化进程ꎻ
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 伊朗对内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 “白色革命”ꎬ 对外推

行追随西方的外交战略ꎬ 导致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内外政

策ꎬ 并导致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ꎬ 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ꎮ 此后ꎬ 伊斯兰教什叶派再次回归伊朗政治的核心地位ꎬ “不要

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的政治理念与执政纲领不仅体现为伊朗国内

政治的伊斯兰化ꎬ 同样体现为伊朗外交的伊斯兰化ꎮ 在霍梅尼去世后ꎬ “输出

革命” 在伊朗外交中的地位呈总体下降的态势ꎬ 但它作为伊朗内政外交的重

要合法性来源和外交资源ꎬ 依然对伊朗外交有重要的制约作用ꎬ 意识形态和

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也成为霍梅尼留给伊朗外交的最大历史遗产ꎮ 伊朗伊斯

兰革命以来ꎬ 学界围绕霍梅尼思想和伊朗外交的研究均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

果ꎬ 但尚未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互关系视角对霍梅尼外交思想及其历史

遗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ꎬ 这是本文再度选择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研

究的目的所在ꎮ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观与外交思想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王朝内政与外交失败的产物ꎮ 纵观巴列维王朝

时期伊朗的内政与外交ꎬ 由于战略选择失误和诸多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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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陷入了专制统治下激进现代化导致的发展困境ꎮ①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

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所导致的教俗矛盾加剧ꎬ 同时也

与巴列维王朝严重依附西方和美国的外交失败有密切的联系ꎮ② 因此ꎬ 霍梅尼

发动伊斯兰革命的目标不仅包括对内彻底改造伊朗的政治与社会制度ꎬ 同时

也包括通过对外 “输出革命” 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革命性改造ꎮ
学界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性质的认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观点ꎮ 第一种观

点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伊斯兰主义对世俗主义的胜利ꎬ
其发展模式也被归结为以复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伊斯兰模式ꎬ 这种认识尤其

以伊斯兰革命后理论界和舆论界的观点为主ꎮ 第二种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发展模式兼具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ꎬ 其内容也远非宗教复

古主义所能概括ꎬ 这种结论主要根据对伊斯兰革命后较长时期内伊朗社会变

迁进行观察和分析所得出ꎮ 笔者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观点ꎬ 伊斯兰革命及其

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ꎬ 作为对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否定ꎬ 有着丰富的现代

内涵和现代社会基础ꎬ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ꎮ③ 尽管伊斯兰革命并非纯粹的

宗教革命ꎬ 伊斯兰主义在伊朗内政外交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残酷的政

治斗争才逐步得以实现ꎬ 但它确实构成了伊朗内政外交的基石ꎮ
总的来看ꎬ 通过 “输出革命” 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构成霍梅尼国际体系

观和外交思想的核心ꎮ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ꎬ 霍梅尼将伊斯兰主义的外交理念

和 “输出革命” 的外交思想贯穿于他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十年间的该国外

交实践ꎬ 由此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ꎮ 霍梅尼不仅在国内层面提出一整

套建立 “伊斯兰政府” 的方案ꎬ 而且在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领域也提出了系

统的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构想ꎮ
(一)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

众所周知ꎬ 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肇始于欧洲 ３０ 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ꎬ 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亦即国家权力从中世纪的 “君权神授” 向 “主
权在民” 的转变ꎬ 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内在规定ꎬ 拥有独立主权的世俗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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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此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ꎮ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国家ꎬ 而不是帝国、 王朝或宗教信仰ꎬ 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

基石ꎮ 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ꎬ 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

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ꎮ”①

但是ꎬ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普

世思想ꎬ 并反对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行国际体系ꎮ 他曾经指出: “用边界将世

界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做法是有缺陷的人的思想产品”ꎬ “世界是全人类的祖国ꎮ
所有人都应该得到救赎ꎬ 而唯一的实现途径在于实施真主的神圣律法”②ꎮ 具

体而言ꎬ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继承了伊斯兰教将世界划分为 “伊斯兰地区”
(Ｄａｒ ａｌ － Ｉｓｌａｍ)和 “战争地区” (Ｄａｒ ａｌ － ｈａｒｂ)的历史传统ꎮ 在伊斯兰教的历

史上ꎬ “伊斯兰地区” 是指归属于伊斯兰教支配ꎬ 并完全适用伊斯兰法的地

域ꎮ “战争地区” 是指伊斯兰统治地区以外的地区ꎬ 是尚未归属伊斯兰教的地

区ꎬ 是一个由 “各自独立、 相互敌视竞争的异教徒诸集团” 组成的世界ꎬ 不

实行伊斯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ꎮ③ 在伊斯兰的传统中ꎬ “ ‘战争

地区’ 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 ‘自然状态’ 中ꎬ 因为他们不具备在平等和对

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的权利ꎬ 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

法律标准ꎮ”④ “伊斯兰地区” 与 “战争地区” 的关系在本质上处于交战状态ꎬ
把 “战争地区” 变成 “伊斯兰地区” 是穆斯林的义务ꎮ

尽管霍梅尼并未直接使用 “伊斯兰地区” 与 “战争地区” 的术语ꎬ 但其

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体现了 “伊斯兰地区” 与 “战争地区” 的二分法的逻

辑ꎮ 他认为ꎬ 基于多数伊斯兰国家处于西方 (美国) 和东方 (苏联) 强权控

制下的事实ꎬ 世界已经被划分为 “被压迫者” 和 “压迫者” 两部分ꎮ 他宣

称: “我对伊斯兰世界及其世界受压迫的大众的最终遗言是: 你们不能坐等你

们的执政官或外国势力把自由和独立作为礼物送给你们”ꎮ “你们这些世界上

的被压迫大众ꎬ 你们这些伊斯兰国家的人民”ꎬ 要 “在伊斯兰教的无比尊严的

旗帜下团结起来ꎬ 向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奋进ꎬ 并清醒地认识到: 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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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一决心ꎬ 意味着要打倒世界上所有的横暴者ꎬ 帮助被压迫大众成为你们

土地的领导者和继承者”ꎮ “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正在觉醒ꎬ 不久他们的觉醒将

导致起义、 反抗和革命ꎬ 而且他们将逐渐摆脱压迫者的统治ꎮ”①

霍梅尼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认识也具有二分法的特点ꎮ 对霍梅尼而言ꎬ
当时的国际关系是一个由美、 苏两大强国分割控制的国家体系ꎮ 美国和苏联

两强之间ꎬ 以及由此分野而形成的东、 西方两大集团均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

争斗ꎬ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又构成了伊斯兰的共同敌人ꎮ 在霍梅尼看来ꎬ 无论

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ꎬ 还是东方的共产主义ꎬ 都与神圣的伊斯兰相

互矛盾ꎮ 基于此ꎬ 他将伊朗的外交原则确定为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

伊斯兰”ꎮ
总之ꎬ 霍梅尼认为ꎬ 世界可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压迫者及其傀儡和

代理ꎬ 他们以美国和苏联为首ꎻ 一部分是被压迫者ꎬ 以穆斯林和第三世界各

国人民为代表ꎮ 在霍梅尼看来ꎬ 伊斯兰革命在本质上就是 “被压迫者” 对

“压迫者” 的革命ꎬ 其目标是伊朗作为革命的先行者率先建立 “伊斯兰政

府”ꎬ 然后领导世界范围内的 “被压迫者” 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府ꎮ 他曾经

指出: “我希望建立一个名为被压迫者党的政党􀆺􀆺它将起而反抗压迫者和劫

掠者􀆺􀆺他们将在地球上建立伊斯兰所要求的被压迫者统治压迫者的政府ꎮ”
“只要与伊斯兰或 «古兰经» 相违背ꎬ 无论是宪法还是国际条约ꎬ 我们都会反

对它ꎮ”②

在国际体系问题上ꎬ 如前所述ꎬ 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

伊斯兰革命ꎬ 最终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ꎮ 他宣称: “伊斯兰并非是一个国

家、 几个国家、 一群国家或者穆斯林的特权ꎮ 伊斯兰适合于全人类ꎮ 伊斯兰

是针对人民的ꎮ 伊斯兰希望将全人类置于主义的保护伞之下ꎮ”③

(二) 霍梅尼的 “输出革命” 思想

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思想是其国际体系思想的自然延伸ꎬ 其基本逻

辑是: 由于美、 苏主导的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存在ꎬ 伊斯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

家处于 “被压迫者” 的地位ꎬ 伊斯兰革命是改变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唯一出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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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陈安全: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３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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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和伊斯兰团结的传统ꎬ 率先完成伊斯兰革命的伊朗有

义务将伊斯兰制度输出至所有伊斯兰国家ꎬ 进而在伊斯兰国家乃至全世界实

现伊斯兰秩序ꎮ
首先ꎬ 霍梅尼认为ꎬ 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出发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应成为

伊斯兰国家效仿的榜样和模范ꎬ 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伊斯兰国家的统一ꎮ 霍

梅尼宣称: “伊朗革命并不仅仅是伊朗的ꎬ 因为伊斯兰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

群ꎮ 伊斯兰是启示给全人类和所有穆斯林的ꎬ 而非仅仅限于伊朗”ꎮ “伊斯兰

运动并不仅仅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ꎬ 甚至不限于伊斯兰国家ꎮ”① 因此ꎬ 霍梅

尼认为伊斯兰革命应成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共同选择ꎬ 并将这一目标写入了

宪法ꎮ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宪法规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政策将基于联合、
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之上ꎮ 而且ꎬ 它将一直竭尽全力ꎬ 直到伊斯兰世界实

现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统一ꎮ”② 因此ꎬ 推广和输出伊斯兰革命无疑是实现伊

斯兰世界统一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ꎮ 霍梅尼强调: “这次人民的革命ꎬ 这

次伊斯兰的起义ꎬ 这次神圣的行为不应该仅局限于这片土地上ꎬ 而应该向世

界各地输出革命”ꎬ “哪里有弱小的民族ꎬ 哪里有霸权主义铁蹄下的弱小民族

呼救ꎬ 伊朗就要去援助它ꎮ”③

霍梅尼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 “我的政治宗教的遗嘱不仅仅是写给伊朗人

民的ꎬ 而且是对所有穆斯林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告ꎬ 无论他们的

国籍和教义是什么ꎮ” 他呼吁世界上的所有穆斯林ꎬ “在伊斯兰教的无比尊严

的旗帜下团结起来ꎬ 反抗伊斯兰教的敌人ꎬ 向一个独立和自由的伊斯兰共和

国奋进ꎬ 并清醒地意识到: 要实现这一决心ꎬ 意味着打倒世界上所有的横暴

者ꎬ 帮助被压迫大众成为你们土地的领导者和继承者ꎮ 让我们期待真主曾许

诺过的那一天的到来ꎮ”④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理论家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⑤ (Ｈｕｓｓｅｉｎ － Ａｌｉ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 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ｔｈｅ Ｂｏｒ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６８􀆰

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２９６ 页ꎮ
转引自周春、 晨风、 陈友文: «当代东方政治思潮»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８５５ 页ꎮ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ꎬ 第 １１、 ５３ 页ꎮ
蒙塔泽里 １９２２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ꎬ 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之一ꎬ 也是资深神学家ꎮ

１９８５ 年蒙塔泽里曾被指定为定为霍梅尼接班人ꎬ 担任伊朗副宗教领袖ꎬ 后因与霍梅尼意见不合ꎬ 其副

宗教领袖的职位被取缔ꎮ 此后ꎬ 蒙塔泽里逐步淡出伊朗政治ꎬ 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ꎬ 直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离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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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ꎬ １９２２ － ２００９) 曾明确指出: “伊朗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伊斯兰属

性”ꎬ “它将必然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ꎮ” 后来继任霍梅尼担任伊朗宗教领袖的

哈梅内伊 (Ｓｅｙｙｅｄ Ａｌｉ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也指出ꎬ “这场革命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并不

限于我们国家和民族ꎮ”①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专门负责输出革命事务的

伊斯兰组织的官员指出: “输出革命是伊斯兰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ꎮ 这是伊斯

兰教法学中明显公认的问题之一ꎬ 因为伊斯兰是被启示拯救全人类的ꎮ”②

其次ꎬ 输出伊斯兰革命是穆斯林兄弟情谊和伊斯兰团结的需要ꎮ 霍梅尼

强调ꎬ 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疆界的统一体ꎬ 每一个穆斯林都肩负拯救其他穆斯

林的使命和义务ꎮ 他指出: “伊玛目制度是为了保护穆斯林之间的秩序ꎬ 以团

结代替不团结ꎮ” “为了保证穆斯林的团结和自由ꎬ 我们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

压迫政府ꎬ 建立一个正义的伊斯兰政府ꎮ”③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ꎬ 霍梅尼在对逊尼派穆斯林的讲演中强调ꎬ “我们都是兄弟ꎬ
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是穆斯林、 一神主义者和 «古兰经» 的追随者ꎮ 我

们应该为真主和 «古兰经» 而工作ꎮ”④ 众所周知ꎬ 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死后

便陷入了教派纷争ꎬ 并突出表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ꎮ 因此ꎬ “霍梅尼试

图将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ꎬ 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种种矛盾淡化为两个不同教

法学派的分歧ꎬ 以寻求两派信徒之间的联合”⑤ꎮ
霍梅尼认为ꎬ 现实中的伊斯兰世界陷入了严重的分裂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

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 瓜分和掠夺ꎮ 他指出ꎬ
“殖民主义者瓜分了伊斯兰祖国ꎬ 并造成了伊斯兰公社的分裂ꎬ 一战结束后ꎬ
殖民主义者又把奥斯曼帝国分裂成 １０ ~ １５ 个小国”ꎮ⑥ 因此ꎬ 在霍梅尼看来ꎬ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分裂ꎬ 既有内部的原因ꎬ 也有外部原因ꎬ 而实现穆斯林

团结的唯一途径在于通过 “输出革命”ꎬ “唤醒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政府领导人ꎬ
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统一起来􀆺􀆺让他们号召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ꎬ 摒弃背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６８ － ６９􀆰
Ｉｂｉｄꎬ ｐ􀆰 ７２􀆰
Ｒｕｈｏｌｌａ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Ｉｓａｌ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ａｍ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Ｍｉｚ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４８􀆰
Ｆａｒｈａｎｇ Ｒａｊａｅ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６􀆰
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２９５ 页ꎮ
Ｒｕｈｏｌｌａ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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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伊斯兰教的种族主义ꎮ”①

总之ꎬ 在霍梅尼看来ꎬ 当时的世界是美国、 苏联及其代理人 “压迫伊斯

兰世界的时代”②ꎬ “要知道伊斯兰教既高于罪恶的西方大国势力也高于专制

的东方大国势力” ③ꎮ 霍梅尼认为ꎬ 伊朗内政外交的定位 “不是西方也不是东

方ꎬ 只能是伊斯兰”ꎻ “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ꎬ 而是伊斯兰和穆斯林”ꎻ 伊朗

“宁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寻求与真主的团圆ꎬ 也不要在东方的红旗或西方的黑

旗下过一种舒适的贵族生活ꎮ” ④ 因此ꎬ 基于这种既仇视西方 (美国) 又仇视

东方 (苏联) 的国际体系观ꎬ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成为伊

朗外交的必然选择ꎬ 并体现为反西方、 反东方以及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

交实践ꎮ 其具体实践是ꎬ 伊朗 “一方面要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ꎬ 支

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ꎻ 另一方面要高举伊斯兰革命的旗帜ꎬ 向伊斯兰各国输

出革命”⑤ꎮ

反体系的意识形态外交及影响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ꎬ 霍梅尼就指出ꎬ “今天美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ꎬ

“我们今天所有的麻烦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引起的ꎮ”⑥ 在他看来ꎬ 美国是剥夺

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ꎮ 他强烈谴责美国对礼萨􀅰汗国王的支持和控制ꎬ
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ꎬ 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ꎻ 他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

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ꎬ 霍梅尼呼吁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帮助伊朗抗击美国ꎬ 告诫所有穆斯林对抗美国不仅是伊朗

的使命ꎬ 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ꎮ⑦ 他呼吁伊朗割断与美国的关系ꎬ 以期彻底

消除美国对伊朗的一切影响ꎮ
事实上ꎬ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ꎬ 即巴扎尔甘 (Ｍｅｈｄｉ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ꎬ １９０５ －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ꎬ 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ꎬ 第 １１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６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６ 页ꎮ
王宇洁: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Ｒｕｈｏｌｌａ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８８􀆰
杨兴礼、 冀开运、 陈俊华: «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６１ ~ 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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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任伊朗临时政府总理期间ꎬ 具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倾向的巴扎尔甘

并不想推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外交政策ꎮ “巴扎尔甘确实希望使温和派人士放

心ꎬ 并且希望同美国达成谅解ꎮ”① 他 “试图在伊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惠

互利、 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ꎮ② 但是ꎬ 巴扎尔甘的内外政策引起了霍梅尼的

强烈不满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ꎬ 历史上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爆发ꎮ 霍梅尼借机

迫使巴扎尔甘政府集体辞职ꎬ 并利用人质危机事件激起的反西方情绪ꎬ 通过

了确立伊斯兰共和国神权体制的伊朗宪法ꎬ 为伊朗内政外交的全面伊斯兰化

扫清了障碍ꎮ 由此ꎬ 一些学者评价指出ꎬ 霍梅尼通过人质危机看到了利用民

众反美情绪加强伊朗伊斯兰体制合法性的功效ꎬ 霍梅尼 “完全是从政治打算

出发ꎬ 支持扣押人质􀆺􀆺这只是伊朗人利用外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又一个

例子”③ꎮ
尽管把伊朗的反美政策完全归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有失偏颇ꎬ 但是ꎬ 伊

朗的对美政策与国内伊斯兰体制之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微妙的互动关

系: 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思想来看ꎬ 作为西方势力中心和巴列维王朝支持

者的美国ꎬ 自然是伊朗外交必须加以反对的敌人ꎻ 反过来ꎬ 坚持反美、 反西

方的政策又成为霍梅尼加强国内伊斯兰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ꎮ 霍梅尼自己

将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占领美国大使馆和巴扎尔甘辞职称之为 “第二次革命”ꎬ
足见这一事件对伊朗内政外交伊斯兰化产生的深刻影响ꎮ 从伊朗国内政治的

角度看ꎬ “第二次革命代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的一次成功行动”ꎻ 从外交的角度看ꎬ “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两

个孪生原则ꎬ 即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和 ‘输出革命’ꎬ 这

两点实际上被写入了不久被批准的共和国的新宪法之中”④ꎮ
也正是利用人质危机事件为契机ꎬ 伊朗通过了确立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宪

法ꎬ 并于 １９８０ 年举行总统选举ꎬ 使伊朗正式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ꎮ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ꎬ 美国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ꎬ 并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ꎮ 随后ꎬ 伊朗政

府挫败了美国卡特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努力ꎬ 令美国颜面扫地ꎮ 与此

同时ꎬ 此次事件也成为霍梅尼清除巴尼萨德尔 (Ａｂｏｌ Ｈａｓｓａｎ Ｂａｎｉｓａｄｒꎬ １９３３ － )

􀅰４９􀅰

①
②
③
④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ꎬ 李铁匠译ꎬ 东方出版中心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３３２ 页ꎮ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ꎬ 第 １９４ 页ꎮ
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３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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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原因之一ꎬ 因为霍梅尼认为美国为营救人质采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伊

朗国内亲美分子的支持ꎮ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ꎬ 霍梅尼正式提出了释放美国人质的条件: 把巴列维国王在

美国的财产归还伊朗、 取消美国对伊朗的财产要求、 取消对伊朗财产的冻结、
保证不干涉伊朗内政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ꎬ 关于人质问题的阿尔及尔协议获得通过ꎬ
其内容满足了霍梅尼上述绝大多数要求ꎮ “作为给倒霉的卡特最后一个侮辱ꎬ
人质一直拖到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罗纳德􀅰里根总统行就职典礼的时刻才获释

放ꎮ” 对此ꎬ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ꎬ 伊朗无疑在人质危机事件中获得了双重胜

利: “它既为伊斯兰共和党的专制体制提供了保护伞ꎬ 又用不正当的手法从左

派对手那里窃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名ꎮ” ①

由于伊朗以宪法的方式确立了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的

外交原则ꎬ 长期支持巴列维政权的美国以及 “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世界、 以

色列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视为 “伊斯兰的主要敌人”ꎬ “美国是剥夺和压迫世

界人民的头号敌人”ꎬ 而以色列 “是世界公认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敌人”②ꎮ
伴随伊朗国内神权体制的确立和人质危机事件导致的美伊之间严重冲突ꎬ

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全面展开并延续至今ꎮ 在两伊战争期间ꎬ 美国选择支持伊

拉克ꎬ 伊朗和美国摩擦不断ꎬ 甚至伴随着对抗冲突ꎮ １９８４ 年ꎬ 伊朗被美国列

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列ꎬ 并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ꎮ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间ꎬ
伊朗多次用鱼雷和导弹袭击美国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军舰ꎬ 而美国则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ꎮ 此外ꎬ 伊朗还强烈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轰炸黎巴嫩等行径ꎬ 抗议美国军舰在海湾地区活动ꎬ 并抵制 １９８４ 年在美国举

办的洛杉矶奥运会ꎮ
与此同时ꎬ 伊朗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恶化ꎮ 伊朗与法国在两伊

战争期间因多次摩擦而最终导致双方于 １９８７ 年断交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ꎬ 英国伦敦

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Ｓａｌｍａｎ Ｒｕｓｈｄｉｅ) 的

«撒旦诗篇»ꎬ 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抗议ꎬ
同时也引发了伊朗与西方关系中最具宗教文化色彩的冲突ꎮ 霍梅尼将 “撒旦

诗篇事件” 定性为西方 “反伊斯兰的国际阴谋”ꎬ 它反映了西方 “反伊斯兰、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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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ꎬ 第 ２０５ 页ꎮ
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５８３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反先知、 反 «古兰经»” 的本质ꎮ 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对以及为拉什迪进行的保

护ꎬ 霍梅尼指出: “它们 (西方大国) 的关键并非是在为一个人辩护ꎬ 它们的

宗旨是支持一种反伊斯兰、 反价值观的潮流ꎬ 它是由那些属于犹太复国主义、
英国和美国的机构策划的ꎬ 由于它们的无知和草率ꎬ 它们已经将自己置于伊

斯兰世界的对立面ꎮ”①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霍梅尼在其发布的所谓 “２０ 世纪

最重要的” “法特瓦” (宗教法令) 中指出: “我谨以真主的名义通知全世界

虔诚的穆斯林ꎬ «撒旦诗篇» 一书的作者已严重冒犯了伊斯兰教、 先知和 «古
兰经»ꎬ 必须将他们处死ꎮ 我要求每个穆斯林不论在何处发现他们就立即执行

其死刑ꎬ 旨在使任何人都将不再敢亵渎穆斯林的神圣价值ꎮ 无论谁因此而牺

牲都将成为光荣的烈士ꎬ 并将直升天园ꎮ”②

在霍梅尼发布教令要求严惩拉什迪的同时ꎬ 伊朗政府宣布判处拉什迪死

刑ꎬ 同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拉什迪 (杀死拉什迪的穆斯林的赏金为 ２６０ 万

美元ꎬ 外国人的赏金为 １００ 万美元)ꎮ 伊朗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

应ꎬ 同时导致伊朗与西方稍有缓和的关系急剧恶化ꎬ 英国当即宣布与伊朗断

绝外交关系ꎬ 其他西方国家也以召回驻伊朗外交使节的方式表示抗议ꎮ
客观而言ꎬ «撒旦诗篇» 引发的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民众的抗议更多是在

文化层面ꎬ 其他国家对西方的抗议也主要是在民间层面ꎮ 但伊朗在政府层面

作出的强烈反应ꎬ 无疑使冲突的性质和范围远远超出了民间和文化领域ꎬ 进

而上升为双方的政治与外交冲突ꎮ 伊朗对 “撒旦诗篇事件” 的强烈反应ꎬ 既

与伊朗借此彰显和宣示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和 “输出革

命” 的外交理念密切相关ꎬ 也与伊朗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有重要联系ꎮ 因为

当时正值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交困ꎬ 温和派和务实主义者试图与西方缓和关

系之际ꎬ “实用主义营垒倾向于采取一种国家重建和寻求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

政策”③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霍梅尼发表讲话ꎬ 借 “撒旦诗篇事件” 对试图

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务实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ꎮ 他指出: “对于我们而言ꎬ 并非

必须要建立广泛的联系ꎬ 因为敌人开始认为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依赖、 如此看

重他们的存在ꎬ 以至于相信我们会平静地宽恕他们对信仰和宗教圣洁的侮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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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３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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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仍然这样想并警告我们必须着手修改的政策、 原则和外交的人ꎬ 警告我

们已铸下大错不能重复以前错误的人ꎻ 那些认为激进主义口号和战争将会引

起东西方对我们的厌恶并最终导致国家孤立的人ꎻ 那些相信如果我们以一种

实用方式行事就将得到回报并最终使国家、 伊斯兰和穆斯林得到尊重的人ꎬ
对于他们而言ꎬ 这 (指撒旦诗篇事件) 就是一个例证ꎮ”①

因此ꎬ 霍梅尼以及持强硬路线的激进主义者对 “撒旦诗篇事件” 的强烈

反应ꎬ 既有利于打击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势力ꎬ 也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宣示伊朗

坚持走伊斯兰主义道路的意志和决心ꎬ 同时也是伊朗树立和扩大在伊斯兰世

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ꎮ 在伊朗应对 “撒旦诗篇事件” 的过程中ꎬ 包括霍梅尼

的既定继承人蒙塔泽里辞职、 伊朗政府内一大批温和派务实主义者被解职ꎬ 都

使得伊朗伊斯兰主义的内外政策得到了强化ꎮ 对此ꎬ 一些学者评价道: “拉什迪

事件为激进营垒提供了一个问题ꎬ 借以抵消实用主义派别的上升势头ꎬ 促使霍

梅尼在国际上重新肯定其伊斯兰领导作用ꎬ 动员战斗激情以捍卫伊斯兰教ꎬ 并

分散了对伊朗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愈益增长的社会不满的注意力ꎮ”②

总之ꎬ 霍梅尼既利用 “撒旦诗篇事件” 实现了打压温和派势力、 转移民

众注意力等国内目标ꎬ 也使伊朗基于伊斯兰价值的反西方外交方针得以强化ꎬ
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伊朗与西方的冲突ꎮ 正如人质危机事件一样ꎬ “霍梅尼抓

住了一个突如其来的、 非常引人注目的、 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ꎬ 使他得以重

新恢复一位好战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形象ꎬ 加强了自己在印度穆斯林之中的

地位ꎬ 转移了群众对他已经非常不愿意谈论的、 诸如两伊战争惨重失败问题

的注意力ꎬ 也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与英国改善关系的一切努力ꎬ 在与其他欧洲

国家的关系方面设置了一个障碍”ꎮ③

霍梅尼对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同样持反对态度ꎮ 他甚至给戈尔巴乔夫写

信ꎬ 奉劝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而皈依伊斯兰教ꎮ④ １９８０ 年霍梅尼发表新年谈话

时指出ꎬ “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ꎮ⑤ 与此同时ꎬ 在

现实政策上ꎬ 伊朗宣布取消通往苏联的第二条天然气干线ꎬ 减少伊朗对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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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出口ꎻ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ꎬ 伊朗对苏联予以了强烈谴责ꎻ 伊朗

还指责苏联向伊拉克提供武器ꎬ 默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ꎮ １９８３ 年ꎬ 伊朗以

“为苏联从事间谍 活 动 ” 的 罪 名 逮 捕 了 伊 朗 人 民 党 总 书 记 基 亚 努 里

(Ｎｏｕｒｅｄｄｉｎ Ｋｉａｎｏｕｒｉꎬ １９１５－１９９９)等领导成员ꎮ １９８４ 年后ꎬ 伊朗与苏联的关系

才有所改善ꎮ 总之ꎬ 在霍梅尼时期ꎬ 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呈现三方面特点: 双

方虽然多有摩擦ꎬ 但没有走向完全对抗ꎻ 两国在外交上互相敌对ꎬ 但两国仍

保持了一定规模的经贸往来ꎻ 伊朗既反美也反苏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反西方反

美甚于反东方反苏ꎮ①

总之ꎬ 霍梅尼关于国际体系的思想完全基于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

的二分法和敌我关系的对抗思维ꎬ 它不仅要对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

进行革命性改造ꎬ 并通过领导全球性的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和

世界秩序ꎬ 而且要通过反对西方、 反对东方的革命外交挑战美、 苏主导的冷

战体制ꎮ 伊朗反对美、 苏霸权的革命外交尽管有民族革命的色彩ꎬ 也在客观

上巩固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内合法性ꎬ 并借此扫清了国内

的政治反对派ꎬ 但它使伊朗在国际体系内陷入了严重孤立ꎬ 使其成为美国和

西方长期遏制和打击的对象并延续至今ꎬ 这种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意识形态

外交难以有效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ꎬ 其实践亦遭受诸多挫折ꎮ

“输出革命” 的意识形态外交及成效

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目标ꎬ 即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ꎬ 全

面推行伊斯兰化ꎻ 对外通过 “输出革命” 建立伊斯兰秩序ꎮ “革命的伊斯兰输

出源自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ꎬ 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ꎬ 其特点

是把一种植根于宗教旗号的伊朗民族主义与通过宣教、 典范和武装革命来传

播伊斯兰教的跨国特征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结合在一起ꎮ 鼓励和传播伊斯兰

教是一种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ꎬ 这一目标反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中ꎬ
反映在鼓励人们 ‘在国内外使革命永久化’ 的主张中ꎮ”② 伊朗 “输出革命”
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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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构建 “输出革命” 的组织网络

伊朗于 １９８１ 年成立了具有伞状组织结构特征的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其分支机构覆盖整个伊斯兰世界ꎬ 其中以 ５
个中东国家为主ꎮ 其一是 “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ꎬ 该组织与伊拉克的

什叶派组织密切合作ꎬ 开展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活动ꎮ 其二是 “黎巴嫩伊斯兰

革命协会”ꎬ 负责协调和指挥黎巴嫩的什叶派等亲伊朗势力ꎬ 该组织主要负责

领导黎巴嫩的 “阿迈勒运动” (Ａｍ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① 攻击西方在黎巴嫩的目标ꎬ
同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从事反西方、 反以色列的活动ꎬ 其目标是在黎巴嫩建

立伊斯兰共和国ꎮ 其三是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ꎬ 负责领导沙特、 科

威特、 巴林等海湾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组织的活动ꎬ 如 “科威特

伊斯兰圣战组织”、 “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 都加入了该组织ꎬ 并接受伊朗的

领导和培训ꎮ 其四是 “非洲和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ꎬ 负责领导和控制北

非阿拉伯国家以及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等国家的伊斯兰势力ꎮ 其五是 “亚洲

伊斯兰革命协会”ꎬ 主要对阿富汗、 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亲伊朗伊斯兰团体提

供指导和帮助ꎮ②

(二) 鼓动和宣传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曾经指出: “宣传问题应该是最优先的ꎻ 􀆺􀆺能在伊朗完成革命并

将其输出到其他地方的最好策略是完美的宣传ꎮ”③ 霍梅尼还特别重视对穆斯

林青年的宣传ꎬ 他曾经在一次青年集会上指出: “我们输出革命的方式是通过

其他国家的年轻人ꎬ 在那里许多人能看到你和你的成就ꎬ 你们必须通过行动

让更多人皈依伊斯兰ꎮ 你们的行为和行动就是榜样ꎻ 通过你们ꎬ 伊斯兰共和

国就能够在真主的庇护下传播到其他地方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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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迈勒运动” 于 １９７４ 年成立ꎬ 全称为 “黎巴嫩抵抗集团—被剥夺者运动”ꎬ 该组织是一个

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基础的政治、 军事混合体ꎮ “阿迈勒” 的名称是阿拉伯语 “黎巴嫩抵抗组织” 缩

写的音译ꎬ 即 “ＡＭＡＬ”ꎬ 它恰好构成阿拉伯语的 “希望” 一词ꎬ 所以又称 “希望运动”ꎮ 该组织作为

黎巴嫩内战中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组织ꎬ 虽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动员ꎬ 但并非伊斯兰主义组织ꎬ 而是具

有世俗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ꎮ “阿迈勒运动” 的创建人是什叶派宗教领袖、 前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

会主席穆萨􀅰萨德尔 (Ｍｕｓａ Ａｌ Ｓａｄｒ)ꎮ 它的成员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南部、 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部等地

区ꎮ 该运动的宗旨是 “保护什叶派的权利与安全”ꎬ 主张维护国家的独立、 主权和统一ꎬ 反对分治ꎻ
要求提高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地位ꎬ 实现伊斯兰教各派之间的团结ꎬ 改善穆斯林同基督

教徒之间的关系ꎬ 坚决反对以色列侵占黎巴嫩领土及移民政策ꎻ 支持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ꎮ
参见王新中、 冀开运: 前引书ꎬ ３８０ ~ ３８１ 页ꎻ 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３３４ ~ ３３５ 页ꎮ
Ｆａｒｈａｎｇ Ｒａｊａｅ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３􀆰
转引自赵建明: «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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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输出革命的对外宣传ꎬ 伊朗成立了一系列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的

机构ꎬ 较有代表性的有 “伊斯兰宣传组织”(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库姆的胡贾提耶宗教学校 (Ｈｕｊｊａｔｉｙｅ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安迪什基金会

(Ａｎｄｉｓ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和法拉比基金会 (Ｆａｒａｂ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等组织ꎮ①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的伊斯兰宣传组织在其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输出革命是领导人 (伊
玛目霍梅尼) 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ꎬ 这一神圣的活动既不能用剑也不

能用武力来完成ꎬ 而是使用笔、 语言、 宣传和艺术的手段ꎮ”②

在具体的宣传方式上ꎬ 出版发行多语种书籍、 发行电影和录像等音像制

品、 对宗教学校的留学生进行教育培训、 组织和举办国际会议、 利用外国宗

教领导人和伊斯兰学者发表讲话等ꎬ 都构成了宣传和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的

具体手段ꎮ 在上述组织的影响下ꎬ 海湾国家收到了霍梅尼关于伊斯兰革命思

想的大量传单和录像带ꎬ 也接收到伊朗通过阿拉伯语广播对本国政府的严厉

批评ꎬ 这对海湾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正是在伊朗的鼓动下ꎬ 海

湾各国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本国展开的反政府活动更为活跃ꎬ 试图与伊朗一样

建立伊斯兰共和国ꎮ
(三) 利用两伊战争 “输出革命”
霍梅尼关于 “输出革命” 方式的思想多有矛盾之处ꎮ 他一方面主张以和

平方式 “输出革命”ꎬ 但同时又有许多关于通过战争和武装干涉等方式 “输出

革命” 的主张ꎮ 霍梅尼曾指出: “不能用剑来输出意识形态”ꎬ “当我们说要

输出我们革命的时候ꎬ 我们并不是用剑去做”③ꎮ 但是ꎬ 霍梅尼又通过将战争

划分为合法战争与非法战争的方式ꎬ 赋予通过战争进行革命输出以合法性ꎮ
在霍梅尼看来ꎬ 作为实现真主崇高意志的手段ꎬ 战争是可以接受的ꎮ 霍梅尼

认为ꎬ 从事保卫伊斯兰的防卫性战争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ꎮ 但根据霍梅尼的

世界秩序观ꎬ “伊斯兰领土” 并不是以现实中的国家领土为边界的ꎬ “因为霍

梅尼的思想不承认世界上的任何领土边界ꎬ 追求以大一统的穆斯林乌玛④颠覆

现存领土国家体系ꎬ 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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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ꎬ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几乎贯穿始终ꎮ
从两伊战争发生的根源看ꎬ 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的历史积怨、 边界争端以及对

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ꎬ 因此两伊战争的性质并非

纯粹的宗教战争ꎮ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

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ꎬ 亦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霍梅尼认

为ꎬ 唯有推翻伊拉克逊尼派政权并以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取而代之ꎬ 才能消

除伊朗继续向西部海湾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障碍ꎮ 因此ꎬ 两伊战争不可避

免地与 “输出革命” 联系在一起ꎮ
在两伊战争爆发前ꎬ 伊朗和霍梅尼本人当然希望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伊

拉克爆发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ꎬ 但当萨达姆政权对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残酷

镇压并先发制人发起对伊朗的战争时ꎬ 为进行国内的战争动员ꎬ 霍梅尼必须

将两伊战争纳入到 “输出革命” 的战略轨道之中ꎮ
在战争初期ꎬ 霍梅尼极力强调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的自卫性ꎮ 为号召伊朗

人投入到反对萨达姆的自卫战争ꎬ 霍梅尼指出: “伊拉克军队来侵略我们ꎬ 我

们只能用反抗来保卫伊斯兰ꎬ 我们拥有的武器就是信仰ꎬ 我们拥有的装备是

伊斯兰ꎬ 有了信仰和伊斯兰武器ꎬ 伊朗就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ꎮ”① “你们

(指伊朗民众) 在为保卫伊斯兰而战ꎬ 他 (萨达姆􀅰侯赛因) 在为破坏伊斯

兰而战ꎮ 现在ꎬ 伊斯兰正面临亵渎ꎬ 你们应该支持并保护伊斯兰ꎮ”② “对我

们来讲ꎬ 反对异教徒的战争是甜蜜的ꎮ 我希望伊朗不是依靠工具ꎬ 而是依靠

强大的信念和坚忍的意志而取胜ꎮ”③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ꎬ 在伊朗扭转战争被动并将战争推进到伊拉克境内之际ꎬ 霍

梅尼仍然强调指出: “今天伊朗仍然恪守当初所说的话ꎻ 我们没有任何与伊斯

兰或非伊斯兰国家作战的意图ꎮ 至今我们所进行的只是自卫ꎬ 这是所有人都

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和人权ꎮ 我们从未想过要去侵略其他国家ꎮ”④ 但是ꎬ 当

伊朗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引发霍梅尼所期待的伊拉克什叶派民众揭竿而起反对

萨达姆政权的局面时ꎬ 备感失望的霍梅尼为鼓舞伊朗人的士气ꎬ 号召伊朗士

兵解放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ꎬ 并在解放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铲除萨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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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ꎬ① 这显然反映出霍梅尼力图将战争与输出革命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诉求ꎮ
伴随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４ 年间伊朗在战争中的优势不断扩大ꎬ 伊朗开始设想战后

伊拉克的政治安排ꎬ 即通过伊朗和伊拉克的联合建立 “什叶派联邦”ꎮ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ꎬ 霍梅尼表示: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ꎬ 伊拉克人民将成立伊斯兰政

府ꎬ 如果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并结成一体ꎬ 其他地区的小国也将加入进来ꎮ”②

在霍梅尼发表上述观点前ꎬ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也表示: “伊拉克的未来政府应

当是伊斯兰和群众性质的ꎬ 宗教法理学家的政策将成为伊拉克的未来ꎮ 伊朗

和伊拉克在接受伊玛目霍梅尼为领袖并追随他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区别ꎮ 也许

国家和政府官员会接受国际边界的限制ꎬ 但伊玛目不受国际边界的限制ꎮ”③

当然ꎬ 战争进程的发展并没有使伊朗的上述构想变成现实ꎬ 并陷入了长

期的胶着状态ꎮ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ꎬ 均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伊朗和伊拉克双方签署

了停火协议ꎮ 即使是在伊朗陷入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停火协议之际ꎬ
霍梅尼仍然将这种选择与伊斯兰革命相联系ꎮ 他指出: “考虑到所有政治和军

事专家的意见ꎬ 我同意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决议ꎮ 我相信这一决定符合伊斯兰

革命和伊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ꎮ 如果不是为伊斯兰ꎬ 我绝不会接受停火ꎮ 我

再次重申ꎬ 接受停火对我来说比吞毒更加致命ꎮ 但是我愿意服从真主的安排ꎮ
为了满足真主的意志ꎬ 我宁愿吞下这服毒药ꎮ” ④

在两伊战争中ꎬ 伊朗官方一直否认战争与 “输出革命” 有关ꎬ 但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霍梅尼的讲话表明ꎬ 利用两伊战争 “输出革命”ꎬ 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政

权显然是伊朗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霍梅尼指出: “战争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祈祷ꎬ
我们在所有方面利用了战争ꎮ 我们通过战争将革命输出到世界ꎻ 通过战争我

们巩固了硕果累累的伊斯兰革命ꎮ”⑤

(四) 支持其他国家什叶派效仿伊朗革命

海湾国家的君主制以及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依附ꎬ 一直是霍梅尼予以强烈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ｎｎｔｈ Ｍ􀆰 Ｐｏｌｌａｃｋ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Ｐｕｚｚ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９４􀆰

Ｓｈａｕｌ Ｂａｋｈａｓｈꎬ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
Ｉｎ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２３２􀆰

转引自赵建明: 前引书ꎬ 第 １４９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６０ 页ꎮ
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ꎬ 第 ３５４ ~ ３５５ 页ꎮ



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谴责和批判的对象ꎮ 霍梅尼指出: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

衣ꎬ 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奢华、 轻佻和无耻的生活方式ꎬ 从人民手中抢夺

金钱来挥霍ꎬ 沉湎于赌博、 酒会和狂欢ꎮ 假如人民追随革命道路ꎬ 诉诸暴力

去继续斗争来恢复权力和资源ꎬ 这没什么值得惊奇的ꎮ”① 总体来说ꎬ 伊朗除

对海湾国家采取宣传鼓动等手段外ꎬ 主要通过支持沙特阿拉伯、 巴林、 科威

特等国家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进行 “输出革命”ꎮ
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示范效应以及伊朗 “输出革命” 的双重影响ꎬ “海湾各

国的什叶派社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性ꎬ 它们之间相互呼应、 相互声援ꎬ
迅速展开了活动ꎬ 其中不少活动背后有伊朗的支持ꎮ”② １９７９ 年ꎬ 沙特什叶派

抗议沙特王室的示威活动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和骚乱 (也称 “东方省起

义”)ꎬ 科威特发生什叶派游行示威和围攻美国大使馆事件ꎬ 以及对科威特政

治体制进行批评的多次什叶派集会ꎬ③ 都与伊朗的支持有重要关系ꎮ 由于伊朗

对巴林一直存在领土要求ꎬ 伊朗对巴林的渗透相对而言更为严重ꎬ 伊朗著名

宗教学者萨迪克􀅰鲁哈尼 (Ｓａｄｉｑ Ｒｕｈａｎｉ) 甚至亲自前往巴林ꎬ 支持和领导巴

林的什叶派反政府活动ꎬ 声称巴林的选择在于或者并入伊朗ꎬ 或者 “建立与

伊朗相似的伊斯兰政府”④ꎮ 在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１ 年期间ꎬ 巴林多次发生什叶派的示

威游行活动ꎬ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发生的企图颠覆巴林政权的

未遂事件ꎮ 客观而言ꎬ 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渗透并非这些国家什叶派反政府活

动的根本原因ꎬ 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 “什叶派内心对自身境遇及

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满”⑤ꎮ
在学术界ꎬ “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ꎬ 黎巴嫩是伊朗输出革命最为成功的地

方”⑥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黎巴嫩什叶派尤其是 “阿迈勒运动” 和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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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① 的崛起ꎬ 有黎巴嫩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根源ꎬ 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伊

朗 “输出革命” 的结果ꎬ 但伊朗对黎巴嫩什叶派尤其是真主党的支持确实构

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外部因素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伴随黎巴嫩教派矛盾的激化直至爆发内战ꎬ 应运而

生的 “阿迈勒” 组织成为什叶派的政治代言人ꎬ 它在本质上是对内维护什叶派

权益、 反对教派分裂ꎬ 对外主张维护黎巴嫩独立与统一ꎬ 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事

业的民族主义组织ꎮ 进入 ８０ 年代后ꎬ 由于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以及伊朗

对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ꎬ １９８２ 年成立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真主党” 迅速崛起ꎬ
并取代 “阿迈勒” 运动掌握了对什叶派的主导权ꎮ 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ꎬ 向黎巴嫩什叶派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ꎬ 为真

主党的建立提供思想和组织支持ꎮ 伊朗力图通过 “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ꎬ 建

立 “一个追随伊朗革命路线的什叶派组织ꎬ 来代替以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为方

向的阿迈勒运动ꎬ 从而把伊斯兰革命推向周边国家”②ꎮ 因此ꎬ 黎巴嫩真主党的

建立与伊朗的影响密不可分ꎬ 霍梅尼的重要助手蒙塔泽里等人对真主党的组

建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而时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更是成为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

主要联络人ꎮ③ 其二ꎬ 为真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ꎮ 在 １９８２
年ꎬ 伊朗曾派出一支约 １ ０００ 人左右的革命卫队深入黎巴嫩的贝卡谷地ꎬ 为真

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训练、 物资以及经费等方面的支持ꎮ 这支革命卫队声

称其 “唯一的目的是使当地伊斯兰化”④ꎬ 该组织还直接卷入了黎巴嫩的教派

冲突以及同以色列的武装冲突ꎮ 因此ꎬ “从很多方面看ꎬ 黎巴嫩都提供了伊朗

通过暴力手段输出革命的最好例证ꎬ 伊朗革命的影响在黎巴嫩也最清晰、 最

突出ꎮ”⑤

总之ꎬ 构建 “输出革命” 的组织网络、 对外鼓动和宣传伊斯兰革命、 利

用两伊战争输出革命、 支持其他国家什叶派效仿伊朗革命ꎬ 构成了伊朗输出

革命的主要做法ꎮ “输出革命” 外交是建立伊斯兰秩序的具体做法ꎬ 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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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党” 的名称源自 «古兰经» (５: ５６): “谁以真主和使者ꎬ 以及信士为盟友ꎬ 谁是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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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外交ꎮ 从 “输出革命” 的效果看ꎬ 除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扶植取得了

一定的成功外ꎬ 其他 “输出革命” 的做法则遭遇挫折ꎬ 并使伊朗在海湾地区

陷入严重的孤立ꎬ 尤其是两伊战争使伊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ꎬ 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伤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ꎮ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困境———霍梅尼外交的历史遗产

霍梅尼所确立的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兰” 的外交指导思想

以及 “输出革命” 的外交战略ꎬ 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

命外交ꎬ 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矛盾ꎬ 并突出表现为实现伊斯

兰统一、 建立伊斯兰秩序的理想与现存的世俗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 “输出革

命” 的干涉外交与主权原则的矛盾、 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ꎮ 实

践证明ꎬ 伊朗 “输出伊斯兰革命” 的外交方针和路线ꎬ 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

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ꎬ 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ꎬ 但

也使伊朗被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所困扰ꎮ
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ꎬ 伊朗通过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基本上

在国内确立并巩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ꎬ 但在经济上却陷入了严重的

困难ꎬ 而其反对现行国际体系和 “输出革命” 的外交则严重受挫ꎬ 并使伊朗

陷入了严重的国际孤立ꎮ 在霍梅尼逝世前ꎬ 两伊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 日趋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ꎬ 都使伊朗国内围绕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

严重的思想分歧ꎮ “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ꎬ 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

耗ꎬ 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ꎬ 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

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战略问题的思想分歧所加剧ꎮ”①

事实上ꎬ 霍梅尼在逝世前已经意识到 “输出革命” 的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国

家利益的矛盾ꎬ 并在 “输出革命” 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维护伊朗的现实

国家利益ꎮ 这在霍梅尼痛苦地接受两伊战争停火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ꎬ 他虽

然声称接受停火协议是 “服从真主的安排” 而服下的 “毒药”ꎬ 但他同时也强调

这一决定符合 “伊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ꎮ 因此ꎬ 在两伊战争结束后ꎬ 伊朗的外交

就已经开始向国家利益回归ꎬ 其重要表现是到 １９８８ 年底ꎬ 伊朗已经与除沙特、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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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ꎮ① 在霍梅尼留给哈梅内伊和宪法监督委

员会的信件中ꎬ 他强调教法学家的责任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存续ꎬ 为此应不惜以违背现有的宗教法律和伊斯兰教训诫为代价ꎮ② 由此

可见ꎬ 在临终前ꎬ 霍梅尼思想显然已经发生了从强调意识形态到注重国家利

益的变化ꎬ 这无疑为伊朗外交在后霍梅尼时代的调整创造了条件ꎮ
在后霍梅尼时代ꎬ 伊朗经历了拉夫桑贾尼 (Ａｋｂａｒ Ｈａｓｈｉｍｉ Ｒａｆｓａｎｊａｎｉ)、

哈塔米 (Ｓｅｙｙｅ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ｔａｍｉ) 和内贾德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ｈｍａｄｉ － Ｎｅｊａｄ)、
鲁哈尼 (Ｈａｓｓａｎ Ｒｏｕｈａｎｉ) 四届政府ꎬ 而哈梅内伊则一直任宗教领袖ꎮ 在此过

程中ꎬ 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ꎮ 但是ꎬ
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ꎬ 后霍梅

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 “输出革命” 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ꎬ 国家

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ꎬ 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 “输出革命” 外交

遗产的掣肘ꎮ 因此ꎬ 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ꎬ 还是在

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ꎬ 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 “输出革

命” 的外交原则和建立 “伊斯兰世界秩序” 的长远目标ꎮ 继续支持伊斯兰激

进组织ꎬ 仍是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ꎮ 在后霍梅尼时代ꎬ 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

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ꎬ 为应对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阿拉伯剧变等引发的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ꎬ 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 中

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ꎮ 此外ꎬ 伊斯兰因素也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

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支持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力量ꎬ
利用伊斯兰教拓展地缘政治空间ꎬ 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 应对

阿拉伯剧变ꎬ 运用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抵御西方文化侵蚀、 在核问题和反恐等

问题上进行话语体系的斗争ꎬ 都是霍梅尼伊斯兰主义思想在伊朗外交中的具体

体现ꎮ 限于篇幅所限ꎬ 这些问题只有留待他文另作深入研究ꎮ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ꎬ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

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ꎬ 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

淡化ꎬ 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ꎮ 自霍梅尼 １９８９ 年去世后ꎬ 伊朗的内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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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ꎬ 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

制约作用ꎮ 在拉夫桑贾尼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执政) 和哈塔米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执政)
任伊朗总统期间ꎬ 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ꎬ 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主义因素

明显下降ꎻ 在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执政)ꎬ 保守派执掌政

权ꎬ 伊朗内政外交趋向保守ꎬ 革命外交的因素有所上升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温和保守

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ꎬ 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

目以待ꎬ 伊斯兰主义对伊朗外交的影响也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ꎮ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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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ｉｔ ｈａ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ｅｔ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ｗｅａｋꎬ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ａｎｄ ｎｏｗ Ｉｒ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ꎻ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ꎻ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ꎻ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冯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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